
西藏口述历史计划 - 1 

纳乔儿玛．赞珠普．柏莫回忆西藏 

《西藏口述历史计划》记录 

2013 年 7 月 7 日，美国俄勒冈州卡蒂奇格罗夫 
 

我今年七十岁了。我生于西藏，一个叫纳木江的地方。纳木江位于拉萨以北，附近有

个湖，叫纳木错，我们每十二年到湖边朝圣。我在羊年出生，那年大家都去了纳木错朝圣。

我父亲祖藉康区﹙今西藏东部、青海和四川一带﹚，他的祖先来到纳木江后，成为当地领

袖。父亲是一位正直而优秀的领袖。我自幼丧母，后来由姨娘取代她的地位。 

纳木江的人都是牧民，因为当地气候严寒，不利耕作。那里只有数之不尽的绵羊、山

羊、家牛和马匹。我们以马匹代步，可以说，牧民的生活离不开动物。在冬天，天气极为

寒冷，可是房子很少。除了一两户富户外，平民不可能有房子，因为他们缺乏木材建房子。

我父母生于有权有势的家庭，他们拥有两套房子，我们住在其中一套。秋天时，青草减少，

牲口也变弱，我们便搬到另一套房子。 
 

年少时皈依佛门 

    我父母很疼爱五个孩子。由于纳木江没有学校，父母教我们读书认字。每人的机会均

等，但我是例外，因为每当有人生病或面对困难，我会为他们流泪。我是个有同情心的人，

其他人不哭，我却会立即哭起来。小时候，每次到访别人的家，我都渴望替他们奉水、烧

香和点牛油灯。远在我开始有记忆时，我便喜爱做这些事情了。不只在我家，我拜访亲戚

时，也会求他们让我做这些事情。 

    我们有一所叫那烂陀的萨迦派寺院，位于拉萨附近的潘波，从我村到那儿要骑六天六

夜的马。我家每年冬天都会到访那烂陀寺，因为潘波气候和暖。我们在那儿待上三个月，

接受喇嘛的教导，还出席宗教活动。夏天时，那烂陀寺的僧侣到访纳木江。我家会款待他

们，这是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们还有赛马活动，由我家的马和寺院的马进行比试。 

    在我十三岁时，由于我们是赞助人，我父母可出席萨迦派道果「佛道与果」的讲道。

这道果讲道为期三个月，每节课由早上八时到中午，有一小时午饭时间，然后继续上课，

直到下午五时。我坐在父母之间，我专注地听着，可是我不理解个中理论。尽管如此，我

觉得讲道很悦耳。我坐在同一地方三个月，聆听讲道。 

    其实，只要是念祷文，或邀请喇嘛到访，诵读佛法的声音在我家从早到晚都绕耳不绝。

故此，当我聆听道果讲道时，我感觉好像看到佛祖一样。我乐意相信喇嘛就是佛祖的化身。

午饭后，大家要继续上课。通常小孩会觉得不耐烦，因为他们很想出去玩耍。对我而言，

看到佛祖我就很开心，所以我是第一个坐下来的，甚至比我父母更早。 

    十三岁时，我接受密集的冥想训练。我家有一套房子，里面有经堂，好让来自那烂陀

寺的僧侣休息。我们要静修，过程中我们只可隔天进食，而且不能吃肉。我们不许谈话，

连发出声音也不能，要完全安静。 
 

到拉萨旅行，初遇中国人 

    我十四岁时，我们一家到拉萨去。路途上，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在上路。他们带着行

李，拖着满载的骡子，徒步前往目的地。在一个月的路程上，我们遇到的中国人都是虚弱

的，他们双手冰冷，皮肤都裂开了。他们抵受不了严寒，看上来好像不行了，每走一步都

瑟缩发抖。我们在路上扎营，送上热汤给他们喝。可是，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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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岁时，我们回到纳木江的家。我叔叔和其他人都在拉萨附近的那烂陀寺，他们派

人向我们送信，写道：「现在的情况不太好，我们觉得中国人很奇怪。尽快来我们这儿！

我们只有逃命！」那是 1959 年。大家都说达赖喇嘛尊者逃到哪儿去，大家就要跟着去。

我们离开拉萨时，遇到许多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的僧侣，他们全都在逃命。 

    父亲说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特别反对宗教。然而，西藏人是藏传佛教徒，跟

中国人完全相反。正正双方诸多方面都南辕北辙，我们不可能留在西藏。可是，光拯救自

己家庭是不对的。作为领袖，必须照顾整个部族，所以我们花上一段时间让所有人离开。

同年藏历四月三十日，我们终于离开纳木江。中国人来到时，大家都逃清光了。有些人离

开时还留下营账和家犬。之前的中国人在店值班、以银币交易，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完全

没有问题。现在大军压境，然后拉萨沦陷了。 
 
逃往印度失败 

    父亲负起责任，协助整个部族逃亡。我们逃了约一个月后，来到一个夹于一条江和一

座高山的地方，那里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当我们在小路上行走时，忽然有人大喊道：

「中国士兵来了！」所有人都拿起枪枝应战，我们被迫在山脊马背位置避过中国士兵。我

们刚到达山脊马背位置时，他们便开枪，我们在枪林弹雨下逃难。我的天哪，我数不尽他

们开了多少枪。犬只被杀，马匹被杀，人也被杀，所有看到的动物都被杀！ 

        我想在大概五时或六时，夜幕初临，我父亲去世了。中国人杀了他。我右脚中枪了，

接着右足踝也中枪了……一枪、两枪、三枪。然后我的右小腿、左小腿和左臂也相继中枪，

我几乎全身中枪！我双腿中了六枪，双手各中一枪，一共中了八枪。家里有我父母和五个

孩子，我们一直在一起，然后有些人被杀，有些人受伤。我们失去所有东西，失去了家庭。 

    我中枪后不能走动，中国人将我囚禁起来。其实中国人很友善，他们为我消毒伤口，

还给我食物。可是，我心中没有一丝快乐。我的腿伤花了一年时间才愈合，脚伤才好了一

些，我又开始逃亡。当时我十六岁，还未完全康复，但至少可以用上手杖。在第一次逃亡

中，我只有两位兄弟姐妹在中国军队攻击中生还。我们仨和其他几个人﹙其实我们一共十

二人﹚再次逃亡。中国军队沿途不断攻击我们，连晚上也不放过我们。我们在攻击后继续

逃跑，却又被捉住了。我被关在家里一年，又再逃亡。 
 

在凯拉许山上修道 

    我决定以难民身分逃往印度。我一定要成功，并为我父母祈祷。当双亲去世，子女

要为其祈祷，可惜我没法在西藏这样做。我希望祈祷、研习和宏扬佛法。我不觉得辛苦，

因为我决定要成功逃跑。当时我十七岁，在逃亡过程中，我遇到我的表亲。我们直接前往

凯拉许山，用上一年时间，终于到达了。我的表亲决定停留一会，我们在凯拉许山上花了

十七天，完成整段苦行。当我们到达多玛山口时，天气严寒，我们不禁瑟缩发抖。许多人

冻僵了，我们也是。 

    每次想到中国人无故地令我们受苦，甚至失去生命，我就感到极度痛苦，但我还是要

继续修道。我在凯拉许山时，我住在洞穴，在里面吃糌粑、喝水和睡觉。然后，我遇到仁

波切﹙德高望重的喇嘛﹚，我跟他说：「仁波切，我发誓终生遵从佛法，我想为亡者积福。

可是我视中国人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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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波切回应道：「你若是这样想，那你一直以来的修为就没意义了。你要明白，在佛

法中，不分敌友，只有爱和恻隐之心。要是你明白这道理，敌人不再是敌人，而是亲人、

兄弟和父母。只是不私地爱中国人，你若是能做到，你就能学会随遇而安。」 
 

学会宽恕，寻找快乐 

    我穷尽精力去学习，我反复尝试，过程真的很艰苦。我在山上一边朝圣和苦行，一边

全力沉思。我全神贯注地回想仁波切的教诲，但是过了近两年，我还是做不到。其实我在

逐渐进步，可是「中国人是敌人」这想法一直挥之不去。我接着又在凯拉许山上做三次全

套苦行。我在山上住了好几年，不断研习佛法，只能睡在洞里。 

    以我认知，众生并没有受苦的欲望。故此，和平重于为众生带来幸福。和平共处后，

便会发现原来别人也会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以我经历，这就是和平共处。无论我遇到任何

困难、疾病或苦难，别人会感受到我的痛苦。同样地，别人也会感受到我的快乐。不管我

有甚么感受，别人也会感受到。人要是明白这道理，便自然放下那些恶毒、伤害人的念头。 

    放下恶念，你会身心愉快，然后将快乐传遍整个家庭，传给儿女和伴侣。最后，连邻

居也感受到你的快乐。接着，你要对国家忠诚，为国家着想。只要你忠于国家，国家充满

欢乐，你自然会快乐。我认为，国家必须对睦邻国家友善和诚恳。如果两国之间充满爱和

恻隐之心，两国国民便能得到幸福。当两国之间充满欢乐，人民便会快乐。那么，世界便

和平了。 


